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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诗中写道：“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
为会。”日常生活中，将一些零星的东西记之，
是为计也；闲来无事，回而顾之，并将其综述、
汇册，则为会。自古以来，会计就与生活息息
相关。而那些具有充分想象、充满浪漫情怀的
生活瞬间，很容易被有心人计会入诗，或被赋
予诗意的内涵，凝结为别样之美。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
谋。”这是《诗经·氓》中的句子，“布”有两种解
释:一是布匹，“抱布贸丝”即拿布换丝，以物易
物，这是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二是将“布”解
释为古代的一种货币。贸:买卖。带了钱，来
买丝。整句诗讲的虽是男子有意与女子接近
的情爱之事，但通过的路径却是商品交易，也
由此可见两三千年前的贸易活动。布的成本
是多少，买多少丝，价值多少等等。这里的

“氓”，显然就是一位学会了算账的商人。
范成大“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

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熟稻天”，是说
今年大麦、小麦都丰收了，价格便宜，百钱可买
到一斗。乡亲们饼炉饭甑中食物充足，个个面
无饥色，过到金秋作物成熟完全没有问题。这
里写的是春季二麦收成，遥想的却是整个年
景，关心的是农人温饱。其中体现会计与交易
的是“二麦俱秋斗百钱”，一斗麦子只要百钱；

反过来，如果是荒年，粮价飞涨，只怕百钱连一
升都买不到，哪里还能买到一斗呢？

“会计”一词最早出现于《孟子·万章》，“会
计当而已矣”，这是会计的文学渊源。在我国
源远流长的诗词文化中，有很多与会计相关。

“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会计临东溟”，这是将
大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之事，与轩皇登云亭封
禅相提并论。可见，在刘禹锡心中，大禹这个
会计始祖的分量。

李白“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
济策，茫如坠烟雾”，诗中就涉及会计与经济管
理。元稹的“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
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
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大儿贩材木，
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
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
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
钱刀何岁平。”诗中对商人营利以及会计算账，
作了详细的描述。

张籍的“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
迟”，真实地刻画了商人每夜记账、算账很晚才
休息的形象。邵雍的“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
尧夫会计时”，苏辙“粗知会计犹堪仕，贪就功

名有底忙”，苏轼“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
书簿帐”，辛弃疾“怅溪山旧管，风月新收”这些
诗句，有的直接点明会计，有的用到了会计术
语。

有一些诗句虽然没有直接写明，却隐含了
算账方法。如，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
游侠多少年”，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
羞直万钱”。类似的还有李益的“嫁得瞿塘贾，
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
所涉及的是嫁人的机会成本问题。

秦韬玉“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
裳”，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
长”，虽无会计所述，但前者说的简直就是会计
人工作的本质，后者也是仿佛在说会计人应具
备的操守，言近旨远，令人深思。不过，在诸多
内含会计的诗词作品中，最有影响者当数黄庭
坚和辛弃疾。

“交盖相逢水急流，八年今复会荆州。已
回青眼追鸿翼，肯使黄尘没马头？旧管新收几
妆镜，流行坎止一虚舟。相看绝叹女博士，笔
研管弦成古丘。”黄庭坚的这首《赠李辅圣》，大
意是说：时光流逝，转眼已经八年过去了，没有
想到今天我们竟然意外地在荆州相会了。这
么长时间了，老朋友有几位红颜知己相伴啊？
你过去的和现在新收的红颜知己一共有多少
啊？那个吹拉弹唱、色艺双绝的女博士——孔
君还好吗？诗人这里运用了在宋朝官厅会计
中常用的会计核算法“四柱清册法”的知识和
老朋友李辅圣叙旧，并以“妆镜”比喻女人，以
玩笑的口吻逗李辅圣“旧管和新收”了多少女
人，开除了孔君，现在还“实在”多少个女人
啊？诗中涉及的“旧管、新收”是“四柱清册法”
中四柱的其中二柱，另外二柱为“开除”和“实
在”。

“四柱清册法”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是
一种重要的会计核算法，其先进程度远远超过
西方。“四柱清册法”写成公式就是：旧管+新
收=开除+实在或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相
当于今天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
少额+期末余额或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
期减少额=期末余额。这充分说明了黄庭坚
对“四柱清册法”的精通，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
我国官厅会计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
整首诗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比黄庭坚稍后出生的辛弃疾，一生对政
治、军事、经济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对会计核算
亦深有研究。他在《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
之》中这样写道：“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

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
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
管山管水。”

“入－出＝余财”，后人称为“三柱结算
法”。在这种“量入为出”的平衡支配下，词人
将官厅会计所用的记账符号“出、入”和民间会
计常用的记账符号“收、支”用到自己的词中，
表明家计核算非常重要，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
贵。正如俗话所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
一世穷。同时，还向孩子们表明，自己虽然老
了，仍能掌管家计，不白吃闲饭。整首词以俗
为雅，别有一番新意。既显示出他自然恬淡、
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的达观思想和风度，也透
视出作者精通会计，拥有扎实的会计核算基本
功。

除此之外，辛弃疾还有一首类似黄庭坚
“四柱清册法”内容的词《雨中花慢》。词中写
道：“马上三年，醉帽吟鞭，锦囊诗卷长留。怅
溪山旧管，风月新收。明便关河杳杳，去应日
月悠悠。笑千篇索价，未抵蒲萄，五斗凉州。
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消忧。浑未办、
倾身一饱，淅米矛头。心似伤弓塞雁，身如喘
月吴牛。晚天凉也，月明谁伴，吹笛南楼。”

在这里，词人将溪山风景拟人化会计化，
溪水山川仍是旧模样“溪山旧管”，为期初余
额，但清风明月平添了几分动人“风月新收”，
为本期增加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此
核算法在当时民众生活中的深入程度。

崔荣江“爱你犹如借贷，总以青春还债。
不复自由身，锅碗瓢盆担待。无奈，无奈。自
找将谁嗔怪。”生活无处不诗，但稍加留心，就
不难发现会计的行踪，日常中的会计因为有了
诗而多了一分灵气，诗词也因为有了会计的融
入而更加富于生活情趣。计会入诗，尤其那些
以诗词明志、以会计抒情的作品，成为中华文
化精彩纷呈的一页。 ■毛毛 摄影

中华诗词里竟有那么多“会计”
钱立海

好几次去寻乌，当地
朋友热情相邀去梅州走
走。寻乌是赣州辖区内离
赣州城最远的县，就算现
在通了高速公路，从赣州
市区到寻乌县城，也差不
多要3个小时。而寻乌去
相邻的广东省梅州市城
区，却只需要 1 个多小
时。所以，很多寻乌人去
梅州的次数，可能比去赣
州还要多些。

与赣州一样，梅州也
是客家重镇，值得一看的
地方定然不少，可惜每次
都因时间缘故，未能去
成。

很多年前，在《梅州
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
湘西凤凰古城的短文《远
去的边城》。编辑在邮件
里问我，老家是不是梅
州。我觉得奇怪，从没去
过这个地方，怎么就被认
为是梅州人了？原来，那
篇文章提到了故乡的“梅
江”，而梅州城正是在梅
江之滨，编辑不知我老家
宁都的主要河流与之同
名，所以误会了。

因为与赣南毗邻，因
为不同的梅江，就有了去
梅州看看的念头。

专门去梅州的机会总是找不到，而这次假期从瑞
金去深圳，到了饭点，高速正从梅州穿过。下高速往
城区方向找地方吃午饭，途中跨过一条穿城而过的
江，看那江面倒也开阔，给城市平添了几分落落大方
之气。吃饭时一问当地人，那条江果然是梅江，就忍
不住沿着梅江看看梅州。

行进在梅江之滨，江岸一长溜的全是棕榈树。途
经梅江区政府和梅州市政府，这一带显然是老城区，
政府大楼都很朴素。街道两侧时常可见一些骑楼，让
人恍如穿越到某个时空。

赣州老城区也是有骑楼的，以前甚至还比较多，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让人一见之下，便能感受些许岁
月的沧桑。在梅州看到这些建筑，令人不禁遥想，当
年这座城市，烟火味定然也是浓厚的，对周边数百里
地的乡民来说，甚至是遥不可及的憧憬。

作为相邻的地级城市，梅州和赣州的老城区，总
体风格没有太大的差异。以前常听外地客人说赣州
建设得不错，不出去走走的话，还以为这只是一句客
套话。

和赣州一样，梅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历史
可追溯至北宋，千年来人文积淀丰厚。听说黄遵宪的
故居就在城里，于是搜索地址找过去。

黄遵宪是清末著名诗人，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
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他的创作走在现实主义的
路上，以作品反映时代，有“诗史”之称。爱国，是黄遵
宪作品的底色。

读中学时，历史书上对他有过介绍。学生时代远
去几十年了，对他的作品，只记得《哀旅顺》《哭威海》
等篇名，还记得《台湾行》里的诗句“我高我曾我祖父，
艾杀蓬蒿来此土”。对于告别校园就几乎不读诗的人
来说，一个清朝的诗人能让我记住这些，已够有分量，
毕竟明清不是诗的时代。

车子左拐右拐，最后拐到一个小巷。边嘀咕是否
走错了路，边继续前行，在几座旧民居前面，果然看见

“黄遵宪纪念馆”字样，这里是梅江区金山街道东山小
溪唇。

眼前的纪念馆，是开放式的，简简单单几座房
子。看年代，应该是原貌，毕竟黄遵宪生活的时代，离
现在也就100多年。纪念馆建于2005年，由黄遵宪
书斋“人境庐”、故居“荣禄第”和民居“恩元第”相连的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组成。没有大兴土木翻新改造，
反而更有意义，因为它的真实无可替代。

走近先看了“人境庐”，这是黄遵宪的书斋，由黄
遵宪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亲自设计和兴建。看到

“人境庐”几个字，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的诗句。果然，黄遵宪正是取这个意思。
闹中取静，方为境界。

中国士人关注现实是主流，哪怕是隐士，表面上
平静得很，对什么都无所谓，心里其实并没闲着，随时
牵挂世事更替、黎民命运。他们有的隐于市，甚至隐
于朝。黄遵宪胸怀天下，情系苍生是其天性，岂有脱
离“人境”之理？

荣禄第是黄遵宪的起居间，坐北朝南，最常见的
民居朝向。这座建筑三堂二层，“九厅七井”样式，为
黄遵宪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建。恩元第是一座
四合院式的传统客家民居，长方形布局，十厅九井，与
人境庐相邻。这种建筑，在赣南乡村也时常可见。

纪念馆的布展也简单，除了图文介绍，还展出了
黄遵宪的一些物品和书籍等。他博览群书，著述亦
丰，单行本有《日本杂事录》《日本国志》《朝鲜策略》
《人境庐诗草》等多种。今人将其作品编为《黄遵宪文
集》《黄遵宪集》《黄遵宪全集》等。

黄遵宪不仅是爱国诗人，还是政治家、外交家、教
育家，推动变法维新的干将。孙中山这样评价：“黄遵
宪是做大事，不是做大官的学者”。那个时代一去不
返，但他的务实精神永不过时。

文化始终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个地方哪
怕经济暂时落后，只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它总是充
满希望的。这一点，不妨让时间来作证。梅州作为养
育过不少客家杰出人物的土地，客家文化底蕴深厚，
它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历史长河当中，依然不失
光彩。

路过梅州，虽然未深入探究，但匆匆一面，也有斩
获，不虚此行。 ■苗青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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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华血衣冢，位于杭州市富阳区
富春江畔的鹳山上。无奈随着时代的
变迁，当其胞弟郁达夫名垂青史的时
候，烈士郁华已不再被人们过多地提
起，后人也很难再想起，曾有一位中国
法官惨死在日伪特务枪下。

今年11月23日，是郁华烈士殉难
85周年纪念日。谨以本文披露郁华殉
国内幕，以示悼念。

敌伪时期上海司法界发生了两件
轰动一时的大案，一是江苏高等法院
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遇刺殉国，一
是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
鸿业被狙遇难。当时各报和后来的诸
多篇章虽有记载，但其中内幕始终无
法披露。

1939年，汪精卫自河内来沪，假借
敌日势力，在沪西愚园路图谋不轨以
后，《申报》记者瞿捎伊（亦为名律师）
曾撰文痛加指责，促其自动敛迹。该
文刊登之翌日，76号（汪伪“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因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
435号而得名）伪特工分子立刻持报前
往，请求严办，汪本人亦恼羞成怒。于
是令饬76号负责警告瞿君，使不得再
有同样文字发表。当时76号主持人吴
世宾立饬张国珍从速进行，俾便向汪
邀功。

张国珍叫来手下暴徒一名，名王
阿二，面交手枪一支，子弹两粒，潜往
大光明戏院后瞿君住宅，实施暴行。
讬名当事人委托办理案件，敲开大门，
瞿君正欲出门招待，王阿二立即持枪
对准其左脑射杀，瞿君未加防范，应声
而倒。台门外警士闻声赶至，遂将凶
手扭交捕房，依杀人罪起诉。

承办本案的是公共租界上海第一
地方法院，推事为特一地院傅琳，讯悉
事关敌伪，即允捕房律师之请求，从严
处理。不料此项消息为76号得知，立
派员前往新闸捕房交涉，谓他们打瞿
之目的在警告，不在谋杀，要求改依伤
害罪起诉，捕房方面置之不理。76号
再去函警告傅琳，如照杀人罪判处王
阿二徒刑，将有不立。此案进入司法
程序之后，结果判决徒刑12年，被告不
服，上诉高二分院。

这起案件，也是导致郁华后来被
刺身亡的直接原因。高分院承办本案
审判长为郁华，主任推事聂重义，陪席
推事蔡鼎成。当时蔡已暗中与76号往
来，曾数次请讬郁氏减轻罪行，惟无结
果。

76号的头子李士群、丁默邨对此
焦头烂额，除了策动被捕特务上诉之
外，同时又派员亲往郁氏住宅，仍要求
他撤销原判，宣布被告无罪，并威胁郁
华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后果将极其严
重。郁氏历任法界要职，一秉至公，从
不受人请讬，仍坚决拒绝，并称：“我做
的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官，根本和你们
不相干，决难遵命。”于是来员只得废
然而返，并将交涉经过报告上峰。

等到宣判的那天，郁华亲自莅庭，
起立宣判，上诉被驳回。汪等认为郁
氏的态度不配合，恼羞成怒，随即命令
特务夏仲明、吴振明、潘公亚等人布置
暗杀。

1939 年 11 月 23 日早上 8:30 左
右，郁华在家进过早餐，步出后门，其
时的额巨籁达路（今安福路）车马零
落，行人稀疏。刚要跨上自备的包车
一刹那，突然发现弄堂里立了几名陌

生人，正在注意他。郁华双目近视很
深，未加注意，一个彪形大汉走到汽车
旁边说：“你就是郁庭长吗？太不漂
亮！”手枪起处，郁华应声而倒。

等到包车夫发现主人已经中弹，
方才醒悟过来。凶手在蒲石路口（今
长乐路）奔上车牌为“8741”的汽车扬
长而去。凶徒都已分头逃窜，一个也
没有抓到，车夫无奈之下报了案给租
界的巡捕房。等巡捕房的人赶到时，
凶徒早已逃之夭夭。可怜郁华中了3
枪，已经殉国。事后据大家揣测，凶手
所说你“太不漂亮”一语，当然是指郁
华不徇私情而言。

不久，租界内的中国司法工作人
员都收到了来自“76号”的匿名信。信
中扬言，谁若敢提郁华被害一案，即取
其性命。郁华的一名同事也被人用匕
首插在房门上，以示警告。

郁华是抗战以来租界内第一个遭
到汉奸谋杀的中国高级司法人员，可
见敌伪时期残害忠良的手段之狠辣。
噩耗传到胞弟郁达夫耳中，欲哭无泪
的郁达夫愤笔挥就挽联一副：“天壤薄
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
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
东”。

郁华被害后，上海、香港等地均有
悼念活动。1940年3月24日，上海各
界人士在湖社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当
天的香港《星岛日报》发表《学者与名
节》的社论，称颂郁华“重名节、爱国
家”“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是中国在今日持久抗战中所最宝贵
的”。

1947年4月，浙江富阳地方人士
在风景秀丽的鹳山，营造了郁华烈士
的血衣冢。郭沫若撰写《郁曼陀先生
血衣冢志铭》，由马叙伦书成刻石。碑
文为：“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
不可夺赤，谁云遽然而物化耶？凝血
与山川共碧！”

①郁氏三兄弟，左起：郁达夫，郁
华(曼陀)，郁养吾（摄于1936年）

②1939年郁兴民去美国前的全家
照。除前排就坐的郁华、陈碧岑夫妇
外，余者为他（她）们的长子兴民、次子
兴治，长女郁风（振民）、二女隽民、三
女怡民、四女晓民

③左起：郁隽民，陈碧岑，郁风，郁
兴治，郁晓民，郁兴民，郁华(曼陀)，郁
怡民

■资料图片

革命烈士郁华殉国内幕
谢华

在老家整理旧物，一堆泛黄的报纸
里，竟找到几张30多年前学生用过的考
试卷。那些油印的文字、图案，历经尘封，
油墨已变淡、痕迹模糊，但依然让人想到
逝去的美好年华，不禁回忆起用钢板刻蜡
纸手工油印的往事。

1987年9月起，我应邀去小尹庄中学
代课。在随后的近13年中，我长年累月
与课本、备课笔记、作业簿、粉笔、黑板、教
鞭这些东西相伴，也与钢板、蜡纸、油印
机、讲义、试卷等物件打过不少的交道。

起初，教师们讲新课、出题目等，除了
教室里讲台边的那块大黑板，往往还要自
备几块小黑板，事先将内容抄写在上面，
常常累得腰酸背痛手麻脖子疼。即使这
样，也难应对“题海作战”。后来，学校专
门买了设备，成立油印室，安排一位人称

“大先生”的老教师，专门负责刻钢板、印
试卷。

由于当年校与校、班与班、教师与教
师之间“竞争”相当激烈，再加上“大先生”
一人包干的确疲于奔命，老师们纷纷学刻
钢板，自己搞油印。

我就是那时接触这些玩意的，但我从
不主张给学生增加多少作业负担，我自刻
自印分发给学生更多的是课外延伸阅读，

以及一份由班级创办，名叫“野滩”的文学小报。
我的字不好，写不出标准的仿宋体，所有刻印的东西，都是歪

歪斜斜的“垄体字”，这是校园里对我字迹的别称，倒也别具特色。
那年头，我们那儿对普通话的要求不高。刻钢板，有人也直

接说成刻蜡纸；而“刻”字，师生都读土话里的ｋｕá音，我至今也没
找到对应的字。这是一项累活、精细活。

长方形的钢板卡在木框子里，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细纹格
子，将油亮软绵的蜡纸覆盖其上，用一种尖头的铁笔在蜡纸上刻
字，会发出类似“吱昂吱昂”的声音，仿佛时间在滴答走过。

铁笔一笔一划，小心翼翼，所到之处，蜡层被划掉，留下一个
个鲜活镂空的白字。刻钢板的人讲究轻重缓急，气定神闲，心细
如发，稍有浮躁性急，一旦出错，轻则需要技术修改，重则整张蜡
纸破损报废，前功尽弃。

往往几张蜡纸刻完，人已累得手指疼、眼发涩、脖子硬。“大先
生”右手中指常年可见厚厚的老茧，有时还会缠上胶布条，那是长
期刻钢板留下的纪念。

刻好的蜡纸，只能拿到学校唯一的油印室去印。那地上常见
一团团黑乎乎的废蜡纸，老远就闻见一股刺鼻的油墨味。如有

“捣蛋虫”偷偷弄出一点，在操场上烧着，就会冒出浓浓的黑烟，少
不了班主任的一顿批评。

油印所用的是手推式油印机，它的重要部件是带手柄的胶辊
子。事先调好油墨，用刷子仔细地刷到胶辊子上，在有纱网的方
框内，前后推动试印几张，努力使油墨分布均匀，直至字迹清晰，
便可用新纸正式滚筒印刷了。

油印时，要平衡用力，防止印出的墨色不均，更要避免蜡纸起
皱、脱落。最好有两人默契配合，一人推胶辊子，一人翻纸换页，
以免一心多用，连印刷的张数都数错了，造成不足或浪费。

油印班级小报时，我会叫上几个小帮手。没想到一期印好，
我们师生的手脸和衣服上都沾上了油墨，一个个成了“张飞”。大
家互相打趣，欢乐的笑声在校园里久久飘荡……

后来，有了直接用圆珠笔手写的蜡纸；后来，有了活字打字
机、手摇式油印机、针式打印机；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喷墨打印
机、复印机、扫描仪等等，刻钢板蜡纸、手工油印的时代成为难忘
的历史。

如今翻阅这几张仅存的试卷，一种原生态的记忆重新被唤
醒，学生们被油墨弄黑手和脸的情景又浮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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